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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农历八月十八夜，临汝县夏店街贫苦

农民平根保家的大门突然被人推开，有四个人闪

身进屋。为首的那人四十来岁，身材魁梧、浓眉大

眼 头戴一顶马猴帽 身穿一件烂大衣 腰中一条

旧腰巾一把手枪插在腰间。另外三个人年龄都

在二十多岁间，手里也都掂把手枪。

平根保惊醒后正要与他们搭话，为首那人

一屁股坐在一块土坯上，开口问平根保：“你姓

啥叫啥？家里几口人？有地没有？家里几间房

子？”这个人问话的时候，平根保认出了他们。为

首那人叫霍华章，另外三个人一个叫于家祥，一

个叫余洪发，一个叫邢毅。他们都是外地人。昨

天下午这几个人就到过村里，说是解放军派到

夏店的武装工作队，要在这儿开展剿匪反霸、减

租减息工作，还要发动穷苦百姓闹翻身、建立革

命新政权。为首那个叫霍华章的，就是武装工作

队的队长。

平根保回答霍华章：“我姓平名根保，没有一

分田地，靠做短工生活，就这两间破烂房，家里有

我和一个老娘、老父和妹妹四口人。”说到这儿，

平根保突然意识到：这几个人突然闯进家里，或

许另有意思，便把自己的一段遭遇如实讲了出

来。

原来半年前，解放军曾派过一个工作队到夏

店。那时平根保刚从外地逃荒回来，听说老家来

了解放军，穷人能分到房子和地，一家人怀着满

腔希望返回故乡，回家后他很积极，便和几个穷

哥们被推举出来做了村干部。但是因为当时大部

分农村的村政权，明里是由解放军的工作队安

排，但遇到事情村里的地主恶霸还插手过问。有

时候土匪武装进村，他们暗地里还会给土匪们筹

粮筹款。工作队的干部也都知道这种内情，也不

追究那些穷人干部。说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允许

和土匪们有些来往。但不能压迫穷人，不能让地

主老财们占便宜，更不许向土匪提供解放军工作

队的活动情况。村里的地主恶霸虽然迫于解放军

的威力，表面上不敢和平根保几个穷人干部对

抗，但私下里也威胁他们。一次，一个解放军工作

队的干部被土匪追杀，平根保挺身救了他，引起

村里的地主恶霸与在附近活动的土匪不满，扬言

要杀了他。另一次，有一个暗藏的土匪从村里往

外逃，平根保不知他的真实身份，还送他出了村。

结果那个土匪出村后被解放军抓捕了，还从他身

上搜出了一支枪，弄得解放军工作队也怀疑他与

土匪勾连，要处分他。平根保像个风箱里的老鼠

两头受气，一气之下辞了村干部职务。

平根保把这个情况讲出来，心想：实话我也

讲了，他们也听了，应该走人了吧！

谁知道霍华章听后，对他说：“你说的都是实

话，是个好穷人，兄弟别泄气，咱们改日再聊吧。”

说罢，带着人出门离去。

第二天夜里十来点钟，平根保在屋里陪着母

亲闲话。突然听到“咕咚”一声，像是有人翻墙跳

进了院子。平根保心想坏了，肯定是昨夜来的霍

华章他们。莫非他们昨晚听了自己的话，来抓自

己的？正慌乱之间，门被推开了，还真是昨晚那四

个人进屋来了。

霍华章进门之后，微笑着又在一块土坯上坐

下，招呼平根保说：“根保兄弟，来，来，坐下咱们

拉拉家常。”说着，就问平根保在外逃荒的事。平

根保讲了逃荒路上的万般艰辛。霍华章听了，严

肃地说：“兄弟，这世界上为啥有人穷、有人富？穷

人辛勤劳动一生，却一辈子吃糠咽菜，地主恶霸

不劳动却享不尽的福，你说，这是为啥？”

这时，平根保的母亲在旁边忍不住说：“这还

不是咱命不好，一出生就生在穷人家里。老话说

命里只有八升米，干到老死不满升。穷人命苦，像

俺根保，刚回时想参加解放军，给政府做点事，干

得不赖，谁知道弄个两头不落好，都想要他的命，

你看命苦不苦。”

霍华章听后严肃地说：“不要信命。根保的情

况我已跟县独立团和区政府领导了解了，你是真

心拥护咱们共产党的政策的。我今晚再来找你，

就是要把革命的根子扎在你家。你给我介绍几位

真正的穷人，咱们扣住手，和地主恶霸、土匪武装

斗争，咱们的命运就能改变。如何斗争呢？要建立

起穷人的民兵武装，要成立咱自己的新政权，拿

起枪杆子彻底消灭那些坏蛋，分房分地，让穷人

有自己的地种，有粮吃有衣穿，扬眉吐气。再也不

受那些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你敢不敢干？”

平根保听得热血澎湃。平根保的母亲担忧

说：“真的能分房分地，那地主恶霸能让吗？”

霍华章说：“大娘，有共产党和解放军给咱们

做主撑腰，怕啥。你们夏店的平文正多厉害，还不

是被咱夺了他的命。”

霍华章连续几天夜里做平根保的工作。平根

保也找了几位穷苦朋友，准备参加霍华章的武装

工作队。

谁知道这事被村里地主恶霸发现了，在村里

发出话说：“他平根保一个穷小子，敢再和武工队

来往，决不饶他。”

平根保心里嘀咕：自己丢了命不要紧，连累

老父老母和妹子事就大了。因此，他就偷偷跑到

偏僻没人的野外拾柴禾，每天都很晚才回家。有

天中午，他正在地里拾柴，突然从一片小树林窜

出三个壮汉将他围了起来。三个汉子从腰里掏出

砍刀，喊道：“听说你小子想翻身，和武工队的人

眉来眼去的，今日让你死在这儿，让狼拉狗啃，看

你还作不作！”

平根保明白这是当地的土匪来找自己的事

来了。他突然也恼怒起来，高声对三个土匪说：

“老子啥也不怕，穷命一条，你三个敢动我一指

头，我让你们有来无回，不信试试！”

三个土匪哪里听他，举刀逼近过来。

正在此时，只听见一声枪响，有两个人掂着

枪跑来。三个土匪被枪声吓得一愣，扭头见有人

举枪逼近，拔腿就逃。平根保仔细一看，见那二人

一个是于家祥，一个是余洪发。二人走近平根保，

说：“根保兄弟，没事吧？”平根保说：“没事，你们

咋到这儿来了？”于家祥说：“我们奉霍队长命令，

这几天都暗中保护你，就怕你出意外。”

平根保此刻感动得热泪直流。他下定决心，

从此再无二心，死活都要跟着霍华章干革命。

当天夜里，霍华章他们几个又到平根保家

里。一进屋，霍华章就对平根保的母亲说：“大娘，

有啥东西给我们做点吃的！”平根保一听这话有

点奇怪，那几次他们来，从没要求做饭吃。家里一

点儿粮也没有，拿啥做饭？这时平根保的母亲为

难地说：“霍干部，家里只有一把野菜，咋做饭哩，

要不我出去借点。”霍华章微笑说：“我知道你家

没粮。”说罢，又问平根保：“谁家的地瓜长得好？”

平根保不知啥是地瓜，傻站着没有搭腔。于家祥

说：“地瓜就是红薯。”平根保恍然大悟，脱口说：

“萝卜沟口有块地红薯长得最好。”霍华章说：“是

不是地主老财家的地？”平根保说：“是。”霍华章

吩咐说：“根保，你找几件家伙，咱去挖红薯吃。”

平根保顺手找了根火杵和几把镰刀，带着霍华章

他们出去挖几袋子红薯，回家煮了一大锅。

看着霍华章他们围在一起狼吞虎咽地吃着

红薯，平根保十分感动。他想：这些人抛家舍业，

跑到这儿，要不是为了穷苦百姓翻身解放，他们

会到这里吃苦挨饿？他们真是好人。这更坚定了

平根保出头干革命的决心。于是，借着他们吃红

薯的时间，他就把夏店附近谁家里是财主恶霸，

谁家是最穷的人，哪个穷人和哪个财主有仇，谁

家和土匪游击队有联系，一五一十对他们说了。

霍华章当即给大家分了工，让每人按照分

工，去做村里穷人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站出来

参加革命，成立夏店村农民协会，同时成立区委

和区政府，公开发动群众，开展反匪反霸，土地改

革，追缴追查枪支。

几天之后，在夏店街祥云大院内，全村群众

大会召开了。参加大会的穷苦人有 多人。霍

华章在大会上宣布：“经中共临汝县委和县政府

批准，中共荆河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霍

华章任区政委，姜明顺任区长，于家祥任区基干

民兵队队长兼指导员，邢毅任副区长。同时，又宣

布夏店村农会和村政权成立，平根保任村农会主

席，李发明任村长。”会上，霍华章讲道，穷苦农民

要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做主人。穷苦老

百姓从今往后，有事就找村农会，农会就是为咱

穷百姓撑腰做主的，对那些敢于对抗农会，继续

欺压穷苦人的恶霸土匪、地主老财、地痞流氓，我

们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大会最后，平根保也代表农会发言。他激动

地说：“老少爷们，咱们穷人只要抱成团，就不怕

那些恶人。现下最要紧的，就是要让有枪者交出

枪，建立咱们穷人的武装，有共产党为咱撑腰做

主，咱们要挺直腰杆，坚决干革命，咱的命咱做

主！”

从此之后，夏店村附近的革命火焰熊熊地燃

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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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暮夏初的汝州，烟雨清幽迷蒙，竹露松风

柳暗，带着对河南曲剧一种异样的感觉和一腔难

解的风情，顺着蜿蜒流长的汝水，穿行在丝路古

驿的“虎狼爬岭”的蒹葭苍苍，高山厚土藏钟秀的

在水一方的沧桑中，寻寻觅觅去赴一场旷世之

约，也是在一场蛰伏轮回一个时光里能张能扬、

能歌善舞的河南曲剧艺术精灵猎猎迎面生风的

一面旗帜下，在玉树寒梅诉雅风中开启一场美

妙、丰盛、温馨追梦之旅游。

一生辛劳不寻常

1958年农历十一月初七，中午时分，在汝州
城西南约15公里的郑铁炉村的一处农宅中，一位
身高4.6尺、身材消瘦、眉清目秀、风雅倜傥的68
岁艺人朱万明先生，在草堂里的床边吐三口鲜

血，颤颤索索地走到东边的窗前的木桌前，拿起

镜子和木梳，对镜子整理了稍微稀疏的花白与黑

发夹杂头发，又整理一下身上的几件服装和衣

扣，拿起镜子又连续照了照，历经沧桑的脸庞，带

着对河南曲剧事业的眷恋不舍，带着对人世间的

深深留恋，溘然辞世……

年农历十一月初九是安葬朱万明先生的

日子，他的故里亲朋好友、同仁戏友和洛阳剧团、

渭南曲剧团以及省、市文化部门的领导都来送行。

蓦然回首，风吹路漂，阑珊灯火，尽是泪流千

行处。

年朱万明出生在郑铁炉村一个“农民艺

术家”家庭里，父亲朱孬是远近闻名的艺人，家里

的“戏迷俱乐部”的玩友常常活跃在民间。朱万明

是个独生子，取名金堂。

朱万明成年后，一面在家里玩曲子，一面在

农闲时带玩友外出应酬。有一次朱万明一行来到

叶县、鲁山、南阳地界，天色将晚，忽见一高门宅

邸，门外拴着两只大狗，又有两尊大型的狮子，就

投宿此处。一老翁迎出把他们安排后堂内歇息，

只见七铙八镲，琳琅满目。饭毕，老人说我年纪大

了，让我孙子向师傅们领教领教吧。只见一个12
岁顽童，对大家做了一个罗圈揖儿，取出琴胡坐

下就拉，拉了一板又一板，听得朱先生等人脊梁

直冒冷汗。顽童又将七铙八镲玩将起来，众人眼

界大开，自此以后，朱先生顿悟艺术无止境，天外

有天。每到一处，千方百计搜集民间小调，虚心学

习、博采众长、锐意创新。

朱先生利用得天独厚的地域资源和人才优

势，结识金兰七兄弟（以大小为序排列）马清波、

朱万明、李福生、王少焕、关遇龙、卢天德。在城北

卢天德家中完成结拜仪式，又与黎良村的汪黑

捞、王怀、王汝献关系甚密。

1926年5月18日，农历四月初七，登封市的刘
沟村范伦章（旅长）之母祝寿，委托李洼村的李祖

白邀请朱万明一行到登封演出剧目《周老汉送

女》，不料天气大变，狂风骤雨袭来，演出中断。雨

过天晴，遍地水坑泥泞，观众兴致不减，纷纷建议

用马车铺门板成舞台演出。从此后，河南曲剧第

一次登台，成为河南第二大戏曲剧种。

朱万明先生多方搜集民间小调，先后创立了

“小汗江”“慢垛”等曲剧曲牌，又对打击乐增添锣、

鼓、镲，增强舞台的闹台作用，又对民间乐曲“十八

板”增添“状元俏”和“状元过街”的两个段子的补充。

1956年河南省举办首届戏剧观摩汇演，当时
高手如云，人才济济，观摩达7000余人，会期40
天，基本荟萃了河南戏剧各剧种的精英。大会授

予朱万明、常香玉、陈素真、祝六来四位艺术家最

高奖项“荣誉奖”，并颁发了“锦旗”。

鉴于朱万明先生对河南曲剧的特殊贡献，河

南省艺术研究院、汝州市人民政府于2008年1月
10日，联合为朱万明先生立碑，碑文日：“虽系不
入儒学之一介农夫，而实为草莽称道之民间音乐

之圣手也”。后被社会各界认为是河南曲剧的创

始人和奠基人。

汝州劲吹曲剧风

汝州市委、市政府历任领导都把河南曲剧当

成汝州文化名牌，作为非遗文化传承下来，打造

地域文化品牌。目前从汝州走出的曲剧人才有李

金波、李玉林、张新芳、宋喜元、王秀玲、周玉玲、

李振乾、杨帅学、朱旭光等。

省曲、郑曲、洛曲都把汝州作为“曲剧之家”不

断莅临演出：郑州的曲剧团名演孙玉香师承王秀

玲大师，在《风雪配》饰高秋芳“洞房”一折享誉全

国，其《卷席筒》中“卷席艺弟”一折，饰曹张氏在继

承董秀娟老师传统演技上，加上“行路”，在赴刑场

中为苍娃送行中，曹张氏心急如焚，顾不上风雨交

加，路途泥泞，孙玉香在此处运用了大段的“书韵”

和“散板”，使整场戏听起来有张有弛，既表现了曹

张氏焦急不安，又表现了对弟弟的疼爱之情，孙玉

香用高难度“甩发”技艺曾荣获在汝州市举办的首

届中国曲剧艺术节十大名角榜首荣誉。

洛阳市曲剧团的孔素红师承周玉珍老师，

1985年5月至1987年7月，周玉珍曾在汝州市曲剧
团工作二年。在鲁山县张良乡汝州市曲剧团和伊

川县曲剧团对戏中，周玉珍和李振乾发现伊川团

的杨帅学这个人才，以转户口安排工作为名，把

杨帅学这个人才挖了过来，成为一段剧场佳话。

孔素红在汝州举办的首届中国曲剧艺术节

上，参赛的《失子惊疯》中，她的如泣如诉的唱腔，

声情并茂的表演动作，把爱子如命、失子癫狂的

胡秀英演绎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最后以9.743
的高分数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获得了“当代中

国曲剧十大名角”的殊荣。《失子惊疯》是一出经

典的传统戏，是京剧中尚（小云）派的代表剧目之

一，要演好这出戏，演员既要有扎实的唱念基本

功，又要有较高的表演技巧。孔素红根据剧情，从

细微之处着眼，通过面部表情、水袖、动作、唱腔

等手段恰如其分地把胡秀英寻子的惊恐悲伤表

现出来。她以细碎的台步疾奔着，锣鼓铿锵有力

地打着，随着人物情绪的变化，脚步越来越快，动

作幅度越来越大，当胡秀英确认儿子失踪时，惊

慌失措、六神无主。从“散板”起腔：一刹时，只觉

得天昏地暗，老天爷呀，你生生摘去了我的心肝，

用爆发式起腔，突出了孔素红撕心裂肺的呐喊。

接着如泣如诉地把对梅俊夫的血泪控诉和生儿

的喜悦：“生娇儿（啊）绝境中我忘却愁烦，把娇儿

亲不够喜泪吞咽，死去心（呐）因娇儿（啊）重又生

还，听娇儿偎娘怀啼哭以后喊，赛过那天上的仙

呀，动娘心弦。”又因失子之痛：哪料想偏遇强盗

把径剪，慌乱中失去儿迷四倒三，丢儿丢掉我的

命，无儿活着也枉然。望高山重重叠叠儿不见，寻

找儿我怀着千般苦、万般险、下地狱、赴黄泉、入

地上天。随着最后“垛板”这段唱更加将剧情层层

推进，催人泪下，感人肺腑。老人常说：“翎子表

态，扇子传情，把子说话，水袖谈心。”这场戏的亮

点就是出场时胡秀英的失魂落魄、迷四倒三。

孔素红她以“巧、俏、靓、雅”的唱腔，以纯净

清澈、俏丽圆润唱腔韵味醇厚，嗓单细腻，似潺潺

流水沁入观众心田，得到了各界戏迷的好评。

这几天，汝州市正在筹备第三届曲剧艺术节

活动，夏店镇路庄村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四月初

三的古刹大会，村支部书记杨玉玲和村会计陈松

海高兴地对我说：俺村盖的舞台在汝州最有名

气，不但建筑面积大，高度也是无村能比的，舞台

竣工后破台口时，我们诚邀郑州大戏上演三天，

王素君携王希玲、张桂梅、张三旺、杨文丽、王燕、

李斌等弟子前来助兴演出。这次时逢市第三届曲

剧艺术节，期间又是时逢我村一年一度的古刹大

会，我们诚邀登封市实验曲剧团团长张改琴率团

助兴演出七场大戏，其中《杨秀英告状》《潘阁舍

妻》《四郎探母》《三女拜寿》曾在郑州市和登封市

曲剧大赛中多次获奖。这也是我村为振兴汝州农

村经济，打造区域曲剧艺术品牌举办的力所能及

的活动吧。

曲韵流芳肇汝州，玉振金声传华夏。我们深信

从高跷上走下来的曲剧艺术，再次回归到孕育它

的这片朴实厚重的土地上，经过岁月的历练，曲剧

之花一定会绽放得更加璀璨夺目，永驻人间。

预祝路庄村拥有一个光辉灿烂的远景。

预祝汝州市第三届曲剧艺术节成功举办，好

戏连台。

玉树寒梅诉雅风
◇王红光

平根保参加革命的故事

从前，汝州北山有一个瞎子很会算卦，自称半

仙。半仙虽然眼睛看不见，但耳朵特别灵，据说很

远都能听见蚊子哼哼，半仙的记性还特别好，再难

走的路，只要有人引着走一回，哪里有沟有坎儿，

哪里拐弯都记得清清楚楚，从不会弄错。所以，他

家虽然离山下镇子十多里，只靠手中一根小棍不

停敲击，不比正常人差多少。

有一天下午，半仙在镇子上算卦收摊儿回家，

因为赚的钱多，特别高兴，一路梆子腔，走着唱着，

一不小心，被脚下的石头一绊，身子一歪，掉进路

边的沟里。他慌忙伸出两手捞抓。其实，沟并不太

深，只有两三丈。在快要落到底时，还真的让他抓

住了一棵小树停了下来。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用

足了力气，可着嗓子喊:“救人呀，救人呀！”
正在地里锄地的人，听到沟里有人喊救命，赶

紧跑了过去。站在沟边一看。是算卦的半仙。又一

看，离沟底也只有二三尺高，心里就也不急了。有

人还朝他高声喊道：“喂，半仙儿，你卦不是算得很

准吗？你算算这沟有多深？你掉进去多深？你离沟

底还有多深？”

半仙急得哭起来，说：“别开玩笑了，快救我上

去，我给你们钱。”一个年轻人问：“你给钱给多少？

少了我们可不下去。”

人们知道他掉下去了不会伤着，只是逗他，就

是不下去救人。半仙两手抓着树连声喊叫，声音都

哑了。过了一会儿，两手发麻了，麻得不听使唤，忽

地一松，掉到了沟底。因为离沟只有三尺，当然也

不会伤着，半仙就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坐下来休

息。

那个年轻人笑着问：“半仙儿，算出离沟底有

多深了吗？”

半仙当然算不出他离沟底还有多深，如果算

出来，他就不会吓成那个样子了。但是他还是煮熟

的鸭子———嘴硬,自言自语说：“哼，我算着不深，
就是不深嘛！”

站在沟边上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说：“半仙

儿，你要算出来离沟底只有二三尺深了，还能吓成

那个样子吗？”

半仙儿傻瞪着两只瞎眼，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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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算算还有多深


